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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续半个多世纪的子弟校已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但在共和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子弟校，我们启蒙的摇篮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利

常有人问我，小学、中学
就读于什么学校？我毫不犹
豫说道：“松藻煤矿职工子弟
校。”最初我还以为“子弟校”
很另类，殊不知身边有许多
同事及朋友，都在各种各样
的厂矿子弟校，完成了人生
第一课。

1 子弟校是国营厂矿的标配
子弟校，是国营企业自己出资建设、

招收职工子女的学校。从20世纪50年
代中后期起，到2010年左右，近60年时
间里，厂矿职工子弟校遍布全国各行各
业，成为那时国营厂矿企业的“标配”。

“当当当”每天清晨8点钟，位于川
黔交界的松藻煤矿职工子弟校，都会准
时敲响钟声。钟声穿透晨雾，在大山沟
里回荡，招呼着职工子女们上课了。随
后，家长们迈着匆忙的步伐上班去了，而
小孩们则背着书包走进课堂，开启一天
的学习生活。

清脆的钟声，来自悬挂在学校操场
的一根钢轨。钢轨 1 米多长，锈迹斑
驳。敲钟的老人姓伍，老师们都叫他老
伍，但学生们天真称他为“老虎”。长年
累月，老伍都会分秒不差、风雨无阻敲响
钟声，上学、放学、上课、下课，钟声以不
同频率和节奏敲响，钢轨也被敲出大块
凹凸不平的印迹。

到了中午和晚上的饭点，钟声再度
响起，学生们随下班的家长一道，回家吃
饭休息。这种类似工厂化管理的子弟
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送走一批又一
批职工子女。在有的老矿区，一家三代
都在同一个子弟校读书，他们既是父子、
爷孙，又是校友。

2 两间草房成为最早的学校
那个年代，企业办职工子弟学校，也

是一条必由之路。
“三线建设”让成千上万的生产者拖

家带口，不远千里奔赴穷乡僻壤的大山
和人迹罕至的河谷。那些偏僻的煤矿，
往往连地名都没有。当年我父母工作的
煤矿，只有一个地理坐标，可以想象其荒
凉程度。国营矿山总得有个名吧？于
是，建设者以南有贵州松坎河，北有四川
藻渡河，各取一字，大名鼎鼎的“松藻煤
矿”就此诞生。

很快，矿区配套了国营商店、粮店、
菜店、肉店、邮局、派出所等，大量人员响
应国家号召，携妻带子来到这个寂静的
大山。一时间川黔交界的大山沟里沸腾
起来，然而成百上千的职工子女上学的
问题迫在眉睫。当时矿区几公里外的农
村有两间闲置草房，矿上就租了下来，两
间草房便成了矿区首个职工子弟校。据
老人们回忆，两间草房仅能简单遮挡小风
小雨，最难的是没有路，每天上学放学，几
名老师还要在大山悬崖边和危岩区，把学
生们一个个搀扶过去。就这样，6名教职
员工和170多名小学生，在1958年的某
一天，在恶劣的环境中拉开了半个多世纪
的子弟校大幕。

随着职工子女增多，但凡矿区有空
闲的库房、车间、会议室、招待所，都会成
为子弟校的临时课堂。一个学校的教室
分布在矿区多个角落，老师也几处奔波施
教，但这总不是长久之计。矿领导咬咬
牙，必须建一所自己的职工子弟学校。于
是在极短时间里，松藻矿务局子弟学校终
于在1964年建成。崭新的学校有三层
楼、36间教室，小学10个班、中学4个班，
学生有770人。一时间，漫山遍野疯玩的
小孩们有了归宿，起早贪黑、翻山越岭的
师生们终于有了像样的课堂。

3 两块木板便是课桌和座椅
50 多年前，该上学的我从重庆主

城，乘六七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来到松藻
煤矿。这是当年四川最边缘的一个火车
站，下一站就进入贵州境内。刀劈一般
的陡峭石壁下，是繁忙的车站与川流不
息的人流，从站名“石门坎”便可得知此
处地貌的险恶。

在父母陪伴下，我走进了人生的第

一课堂。学校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三
层楼的红砖教学楼，楼前是铺满煤炭渣
的篮球场，以及凹凸不平的环形跑道。
篮球架钢管粗大结实、篮板木料厚实标
准，明显是企业自制的杰作。忐忑不安
的我，看见的是不一样的课堂，没有城里
学校的课桌和座椅，只有两块高低不一
的宽厚木板，两端架在砖块上，高的当课
桌、低的是座椅，一块木板坐4个学生，
一间教室差不多有50名学生。

黑板是用水泥抹在墙上，然后再涂
抹一层黑油漆。教室的自然采光很好，
白天基本不开灯，原因是有巨大的窗户
与透明玻璃。窗户框不是木料，是浇筑
的水泥框，再镶嵌玻璃而成。这种聪慧
的创举，只有在当年大干快上的矿山才
能出现。我读四年级的时候，水泥框架
才更换成木材，因为水泥框时间一长会
风化破碎，十分容易伤及学生。

“同学们，我是班主任李老师，今天
我们学习拼音，这是‘啊’……”上学第一
天，班主任女老师用四川话给我们上了
第一节语文课。没有热情洋溢的欢迎
辞，也没有欢迎新生的仪式与程序，直抵
语文第一课，极像车间里的工人在完成
操作程序。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当年从师范院
校分配到矿山的教师少之又少，师资力
量主要靠煤矿自己解决。在几千名职工
中，但凡有一定文化、又有一定语言表达
能力，就有可能调到子弟校当教师。

第一堂英语课，我们全体同学十分
稀罕地期待着。上课钟声刚停，一位身
穿蓝布中山装、头戴布帽的中年男子快
步走上讲台，看也不看下面的学生，就在
黑板上快速写下一排英文字母。写完，
他转过身，十分严肃地大声读起来。大
山里的孩子，人生第一次听到奇妙的英
语，有人感到十分新奇，忍不住发出笑
声。说时迟那时快，老师手一甩，一截粉
笔头准确砸中笑得最厉害的一位男同
学：“笑啥子笑，严肃点！”课堂顿时安静
下来。几十年过去，当时兴奋与新奇的
场景还清晰可现。

4 劳动课上放飞自我
那时的小学和初中，每周都会有一

到两天的劳动课，还要专门配套两本教
材，《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
十分好笑地简称为“公基”（公鸡）和“农
机”（农鸡）。为实打实地学好这两门课，
学校还在矿区附近开辟了专门的农场和
养殖场，让学生们劳作学习。

我们种植最多的是蚕豆和小麦。在
老师指导下，大家拿着比身高还长的锄头
吃力翻土；在自家或邻居家收集用作肥料
的柴火灰，送到田间地头播撒；到了收获
季节，还要保证颗粒归仓。那时，低年级
同学最羡慕高年级的同学，因为他们负责
养殖山羊、兔子，甚至大黄牛，高年级的同
学则常背上背筐、拿上镰刀，漫山遍野、嬉
戏打闹地收割青草，放飞的心情是当今不
堪重负的学子们难以想象的。

若遇农忙季节，劳动课就不止一两
天，往往安排三四天甚至一周。班主任
会郑重宣布：“明天全体同学带上干粮和
水壶，到附近农村去抢收麦子。”刚一宣
布，整个教室顿时欢呼雀跃起来，拍桌
子、鼓掌、高呼……对于四五年级的小学
生来说，这哪是什么劳动课，完全是一场
乡村郊游+田间体验+自助野餐的盛宴！

学校到农村上劳动课，一般会选择
离矿区四五公里的生产队，以保证早上
出去、天黑之前能回家。为让劳动课收

到实效，由学校工宣队师傅亲自带队，班
主任和科任老师护队。记得那天天刚
亮，我就催促妈妈准备好职工食堂买的
大馒头，水壶也灌得满满的，爸爸还特意
为我备了一顶草帽和毛巾，然后我就急
匆匆奔向集合点。

去生产队的羊肠小道，在大山里蜿蜒
盘旋，空气中香樟树的芳香、松树油脂的醇
香，以及各种野草与花香的味道，轮番冲击
着我们的鼻腔。大家一路上欢歌笑语，几
公里的崎岖山路，感觉毫不费力就到了。

早已等候的农民伯伯，拿着一大堆
农具赶了过来。随后，班主任进行分工，
割麦子的、挞麦子的、运送麦子的。农民
伯伯在前面做示范，我们在后面跟着学。
好在收割麦子没啥技术含量，这帮学生娃
几下就会了。刚开始割还新鲜刺激，但没
割几下就腰酸背疼，口中“哎哟，哎哟！”叫
唤不停。一旁的农民伯伯笑道：“你们以
为馒头包子就这么好吃吗？”言下之意没
有辛勤付出，哪有可口粮食？

5 忆苦思甜课我们嚎啕大哭
当年的国营矿山福利好，虽也实行

粮票定量供应，但在矿区大大小小的职
工食堂，罐罐米饭堆码如山，还有整箩筐
的馒头花卷，孩子们肚子饿了，只管向父
母要张饭票，便能快捷解决饥饿，比今天
点外卖还来得快。

于是子弟校大门口经常会出现丢弃
的馒头，这可心疼坏了工宣队的师傅们，
他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劳苦大众，看
见浪费十分心疼。几位老师傅一商量，
决定进行帮教帮带。于是，每天早晨上
学时，几位老师傅不动声色守在学校大
门，见乱扔馒头的学生，便立即严厉叫
住，并亲手将扔在地上的馒头捡起来，拍
掉上面的尘土，自己一口一口吃下。最
后还要严厉而语重心长地训诫：“孩子
啊，千万不要浪费粮食，它是救命的东
西！下次如果再扔被逮，吃下脏馒头的
就是你自己了哟！”这招果然见效，校门
口乱扔馒头的现象基本杜绝了。

接着，工宣队的老师傅又趁热打铁，
以他们在旧社会悲惨生活为背景，在矿区
附近模拟建起一间能容纳几十名学生的
忆苦思甜课堂，让每个学生都去上忆苦思
甜课。模拟课堂上，老师傅穿上破烂衣
服，手拿破碗和打狗棍，声泪俱下地讲述
当年的悲惨遭遇……整节忆苦思甜课，老
师傅动情之处几度哽咽，而接受教育的我
们，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地嚎啕大哭……

当年的松藻煤矿子弟校，只是千万
个子弟校的缩影，对当时中国的基础教
育和义务教育贡献巨大。从各个子弟校
里，走出了清华北大学子、留学博士、各
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涌现出了为国争光
的世界冠军。

如今，存续半个多世纪的子弟校已
悄然退出历史舞台，但在共和国教育史
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松藻煤矿，见证了几代人的辛勤付出。

40多年过去，曾经的子弟校学生，如
今已成各行各业的顶梁柱。

同学们参加劳动

扩建后的松藻煤矿子弟校


